
大坪：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第一渡

大坪渡口位于凤凰镇大坪村，距全州县城约
30 公里，西岸为绍水镇洛口村。渡口上游 500
米有咸水河、下游 2 .5 公里有白沙河注入。

1934 年 11 月中旬，中央红军自赣粤湘突
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进到道县、江华、江永
一带。 11 月 25 日下午 5 点，中央军委发布前
出桂北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
作战命令。 26 日，中央红军右翼先锋红一军团
二师的四、五、六团及一师二团（一师一、三团
尚在道县配合五军团打击尾追之敌周浑元部）和
军团机关经湘桂边界的永安关进到灌阳文市，直
奔全州。此前，红军侦察科长刘忠率“先锋中的
先锋”侦察部队潜入全州，发现这个历来为兵家
必争的军事重镇竟然是一座空城！原来早在 20
日，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致电蒋介石称红军进
攻龙虎关，急需调全州兵力支援，所缺防务由湘
军填补。蒋介石于 22 日复电同意桂军南移。这
样，桂军迅速撤离，湘军迟迟未到，蒋介石精心
布下的“铁三角”、“口袋阵”，在全州与界首
的湘江防线就出现了百余里“真空”地带。

27 日凌晨，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主力
兵不血刃地从凤凰大坪渡过湘江。红二师四团走
在最前面，过江后到绍水，迅疾沿桂黄公路南
下，抢占了全州与兴安交界的湘江古渡界首；红
六团负责控制界首以北至大坪的湘江沿岸所有具
有重要价值的渡口和重要阻击阵地，第二天将界
首渡口交给赶来的红三军团四师，为后续中央红
军抢渡湘江打开生命通道作了坚实的铺垫；红五
团奉命抢占全州城，但由于湘军刘建绪的先头部
队先行一步占领县城，并在城外布置了警戒线，
双方在离城 4 公里的鲁板桥发生遭遇战，红五
团撤退到脚山铺，在军团部指挥下在桂黄公路两
侧的山头上开始布置阻击阵地。同日 1８时，中
央军委给林、聂发电：“……军团之任务： 1 .
保证一军团、军委与五军团之通过及在全州与界
首之间渡过湘水。 2 . 坚决打击由全州向南及西
南前进之湘敌一路军……” 28 日，红一军团在
脚山铺公路两边的山头构筑工事，从 29 日晨激
战到 30 日晚，当晚退到白沙河一线，坚持到 12
月 1 日下午，坚决拦截妄图南下封锁江防的湘
军，确保了渡江通道的畅通，也付出了伤亡
6000 人左右的代价。

红一军团为湘江战役中最早渡过湘江的部
队，大坪渡口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第一渡，也
是敌军封锁湘江的最后一天仍有红军抢渡的渡
口。 12 月 1 日，军团政委聂荣臻发现其编制内
的十五师（少共国际师）没有过江，便派出一支
小分队，绕过敌军，在大坪上游带十五师渡过湘
江，从黄沙、咸水经山口赶向部队。

上世纪 90 年代，电影《长征》在这里开拍
取景。 21 世纪以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我的长征》、广西电影制
片厂大型专题片《长征从这里走过》、电视剧
《长征》等都在这里开拍或取景。

今年初夏，我和几个朋友到大坪，走在青石
板铺就的渡口石阶上，抚今追昔。上世纪 80 年
代中期，政府为解决两岸行路难问题，出资购买
了一艘大铁船，可载汽车，容纳近 100 人； 90
年代中期，大铁船也不再适应，政府再次在渡口
下边修建大桥。现在的大坪渡口，除了村妇浣

衣、渔者泊舟，几近荒芜。
站在渡口边，眼前深水静流，水面烟气飘

渺，往事鲜活又迷离。斜对岸影视基地上搭建的
仿古民居，高翘的飞檐和马头墙，默念 80 多年
前那一场血与火的洗礼。

凤凰嘴：牺牲红军最多的渡口

前年看文友马震宇的公众号图文，发现湘江
与它的支流建江的交汇处的形状恰似一只凤凰的
尖嘴，两水间沙洲上的小村庄如凤凰的眼睛，这

个“凤凰嘴”名副其实——— 湘江东岸的天子岭，
则是一只硕大无朋的凤凰，正俯首濯缨。他感叹
道：“我真佩服古人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他们没
有可以升到空中俯瞰大地的工具，是如何命名这
块土地的？”大地的造化和前贤的命名，真是神
奇不已。

“凤凰嘴”与湘江古渡相距不过一里，如今
还是扯船过渡。渡口东岸的街巷曾是凤凰公社，
为农副产品集散地。凤凰嘴上下游一带水流平
缓，河床较宽，还有董家堰、八字堰等堰坝，有
些地方泥沙冲积，秋冬枯水期可徒涉过江。

1934 年 9 月初，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长
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从凤凰嘴涉渡，横穿桂黄公
路，翻过越城岭到西延（今资源）山区，北上湘
西黔东，与贺龙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 11 月 30
日，正是湘江战役最趋白热化之际，桂、湘军阀
南北夹击，急欲封锁湘江通道。而此时，由于中
央和军委机关的两个纵队辎重缠身，行动迟缓，
红军 12 个野战师中还有 8 个师未能实现全军在
30 日全部渡过湘江的原定计划，形势危急。脚
山铺—白沙河、新圩—古岭头、光华铺—界首这
3 条保护湘江通道的阻击线压力越来越大，中央
军委的多个电文开首都是“十万火急”、“万万
火急”。 11 月 30 日凌晨 3 点，中央局、军
委、总政治部联名给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下达了
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我们
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
要分期作战的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
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这既是作战命
令，又是思想动员和政治命令，战况已到千钧一

发之际。红八军团原定跟随中央机关之后从界
首浮桥过江，但那里水深流急，一旦浮桥被
炸，在寒冬泅渡将变得异常艰难。为避免更大
损失， 12 月 1 日凌晨 1 点 30 分，中革军委
命所有江东部队到凤凰嘴上下游一带涉渡过
江。当日，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红五军团第十
三师、红八军团先后急行军至凤凰嘴涉渡。

1 日上午，红九军团由石塘经铁炉头、余
粮铺，过建江麻子渡（今麻市），穿柳山尾、
左家坪，到凤凰嘴过江。红五军团十三师政委
李雪山在回忆录《紧急渡湘江》中用了“凉气
袭人”、“冰凉入骨”等字眼。对于红军来
说，“冰凉入骨”不是问题，最大的危险是涉
渡时遭到敌人的“半渡而击”和敌机的“低空
轰炸”。

1 日下午赶到江边的红八军团属于最后一
支渡江部队，损失特别惨重。八军团从石塘到
凤凰，为了掩护五、九军团在杨梅山与桂军之
追敌发生激战，后节节撤退，在凤凰嘴与建安
司抢渡湘江，遭敌机狂轰滥炸，死伤无数。特
别是随后追来的桂军，在东岸用机枪扫射，红
军纷纷倒在江中，鲜血把一江水都染红了。过
江后的部队在李家村竹林里隐蔽时又遭敌机轰
炸，死伤数百人。待翻过越城岭到西延， 1 万
余人的八军团仅剩 1200 人，在贵州黎平缩编
成一个团，编入五军团，八军团建制撤销。

硝烟之后，李家村等周边群众，在江边掩
埋了三天烈士，而更多的烈士遗体则沉入江
底。在下游的全州城北一个叫岳湾塘的江湾
处，尽是顺流而来的红军战士尸体，宛如浮萍
满江，其状惊心动魄。全州沿岸百姓不忍，遂
有传谚：“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
鱼”。

湘桂走廊上的全州，因特殊的地理位置，
历代都不乏征讨杀伐。从秦始皇溯流南征，到
汉高祖刘邦击破淮南王英布，到唐末黄巢领军
顺湘流北上中原；从南宋抵御蒙元到南明抗击
满清，再到太平天国过境，战船长戟，刀光剑
影，都在这里留下反反复复的杀戮，明明灭灭
的印迹。最令人感喟的是，红军血战湘江的悲
壮。中央有党史研究者说过，湘江战役是“红
军长征途中规模最浩大、鏖战最激烈、伤亡最
严重、场面最惨烈的战斗，而且在人民军队近
90 年的战争史上，乃至现代世界战争史上，
其残酷性、惨烈性能够与之相比的，也屈指可
数”。

毛主席诗云：“五岭逶迤腾细浪”。湘江
战役这朵“细浪”，乃中共史海中的警醒之
浪、血泪之花，是生死攸关的转捩，是扭转危
局的子夜，为中央红军改湘入黔召开黎平会议
和遵义会议埋设了伏笔。这一笔，浓血重彩，
足以改变中国。

站在天子岭山脊，远眺湘江北去，逝者如
斯，感怀凤凰涅槃，历史如昨。

天子岭下湘水“红”
□邓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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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嘴航拍图 马震宇 摄

全州的地理，一言蔽之，主

要是湘江、灌江、万乡河与越城

岭、都庞岭、海洋山这“三江三

山”。三江三山相近相连，难免

存在一点误读。比如横跨凤凰、

安和两镇的天子岭，蕉江的宝盖

山，本属于海洋山山系，却被认

作是都庞岭的山脉。其实纵览地

图，以湘江、灌江析分三山，很

明了。海洋山处越城、都庞二岭

间，呈西南—东北走向，自恭

城、阳朔北上，经灵川、兴安延

伸至灌阳、全州，最高峰即宝盖

山。越城、都庞在华南“五岭”

之列，名头自古响亮，海洋山跨

度虽不小而名声不大，误读或缘

于此。

位于海洋山北端的天子岭，

一溜长长山脊或隆或峭，奇峦妙

石，气度非凡，有着孕育“天

子”的神秘传说。我曾三次徒步

天子岭，登高西眺，湘江似一条

玉带蜿蜒南来，江流两边平畴田

野，村舍俨然。东岸建安司前身

为零陵故郡，两千多年前的古邑

司城依稀可辨。自建安司而下，

凤凰嘴、大坪等渡口，作为红军

抢渡湘江的要地，一度腥风血

雨，其悲壮惨烈，惊天地，泣鬼

神。这块鲜血浇灌的山川沃野，

蕴含了太多传奇。

大坪渡
口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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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渡影视基地 伍祖华 摄

▲天子岭仲春 经中心 摄

▲徒步天子岭(网络资料图)


